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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八月廿二日（星期五）

詩中品夏韻
陳虹

夏日讀詩，最是相宜。案頭攤開一卷，
窗外蟬鳴如沸，竟不知是詩中的蟬，還是樹
上的蟬，先入了耳。

向來以為，夏日之韻，全在一個"鬧"
字。這"鬧"非市井之喧嚷，而是萬物競發之
生機。讀楊萬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頭"，便見那蜻蜓點水之態，輕盈
靈動，似要從紙面躍出。而荷葉初展，青翠
欲滴，竟叫人疑心指尖一觸，便要沾上幾分
夏日的綠意。

午後的陽光最是潑辣。此時讀蘇軾"水
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便覺西
湖之水波光粼粼，直晃人眼。這光景裡，連
書頁都曬得發燙，字裡行間似要蒸騰出熱氣
來。偶有微風穿堂而過，翻動書頁，倒像是
替人誦了一回詩。

夏日的雨來得急。方纔還是"鋤禾日當
午"，轉眼便成"黑雲翻墨未遮山"。杜甫寫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那是春夜的
雨；夏雨則不然，它總是先聲奪人，雷聲未
至，風已撼樹。待讀到"卷地風來忽吹散"，
窗外果真就雲開雨霽了。這般應和，令人莞
爾。

傍晚時分，暑氣稍退。此時最宜讀王維
的"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雖寫秋意，
卻與夏日傍晚的清涼暗合。院中老槐樹上，
知了仍在嘶鳴，卻已不似正午那般焦躁。偶
有螢火蟲飛過，恰似詩中跳動的韻腳，明明
滅滅。

夏夜納涼，不可無詩。李白的"危樓高
百尺，手可摘星辰"，正合仰望星空之趣。
而"輕羅小扇撲流螢"，又分明是眼前景致。
扇底生風，帶起書頁輕響，與遠處蛙聲相應
和。這般情境，縱使不諳詩律者，也會覺得
胸中有詩意湧動。

最妙的是夜半驟雨。枕上聽雨讀詩，
陸游的"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便格外真切。雨打芭蕉之聲，與詩中鐵馬金
戈竟混作一處，分不清是詩入境，還是境入
詩。待到雨歇，又有"七八個星天外，兩三
點雨山前"的餘韻未絕。

夏日讀詩，不必正襟危坐。可臥竹榻，
可倚槐蔭，甚至赤足踏在青石板上亦無妨。
詩中的夏韻，不在格律平仄，而在與天地萬
物的感應。當讀到會心處，忽覺詩中景物與
眼前景致渾然一體，便是得了真趣。

這般讀法，詩不再是案頭擺設，而成
了夏日的一部分。就像荷香、蟬鳴、雷雨一
樣，詩也成了可以觸摸的夏韻。待秋來翻
檢，書頁間或夾著一枚乾枯的槐葉，便又記
起那個與詩相伴的夏天。

青青馬齒莧
宋小磊

天還沒有完全透亮，早市上已是人頭
攢動，前來買菜購物的市民絡繹不絕。吆
喝聲、討價聲此起彼伏，喧囂中升起熱騰
騰的煙火氣，沉睡一夜的小城，從夢中甦
醒了……

我在一位老婦人的地攤前買菜，她
的菜很好吃，自留地種的，沒用過農藥化
肥，吃不完就拿出來換錢。老婦人說話語
速很慢而且和氣，嘴角總帶著慈祥的笑
容，總能讓我想起我的姥姥。

買了紫洋蔥、綠茄子、西紅柿，還有
胖乎乎的萵筍，車簍都有點裝不下了。掃
碼結賬的功夫，她轉身從車座下掏出個綠
色塑料袋，遞給我說：「老客戶了，送你

嘗個鮮。」原來是一把兒拴著紅繩的青嫩
馬齒莧，莖葉肥厚飽滿，還沾著新鮮的泥
土。不由得心生感激，童年記憶突然破土
而出。

農家的孩子，從小就認識馬齒莧。在
田埂旁、河溝裡、小路邊，甚至牆縫裡，
到處都能看見它們的身影。「苦苣針如
刺，馬齒葉亦繁。」馬齒莧生命力極強，
只要有空間、有機會，它就「赴湯蹈火」
的拚命生長，一堆堆，一片片的伏地而
行。它耐旱耐澇，見露發棵，見雨滋茂。
在夏日陽光的直射下，越是生機勃勃，莖
紅葉綠，肥嫩青碧，水靈靈的。黃色的小
花更是「給點陽光就燦爛」，沒有嬌艷的
花瓣，沒有迷人的芬芳，依然高昂著小腦
袋，頗有「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的
氣魄。

看著手中鮮嫩的馬齒莧，忽然想起
小時候聽過的那個神話故事。在遠古的時
候，天上有10個太陽輪流轉，烤得萬物瀕
臨死亡的邊緣。堯帝命令后羿射日，后羿
射下十日之中的九日，僅剩下一日在天，
慌亂中無處躲藏。善良的馬齒莧眼看這世
界就要陷入無際的黑暗，讓僅剩的太陽藏
在身下，躲過一劫。倖存的太陽為了報答
馬齒莧的救命之恩，就許下諾言：「百草
脫根皆死，爾離水土猶生。」從此以後無
論多麼熱的天氣，太陽都曬不死馬齒莧，

馬齒莧成了生命力很強的曬不死的野草。
馬齒莧用途極廣，渾身都是寶，藥

食俱佳。明朝李時珍把馬齒莧寫進《本草
綱目‧菜部》，稱其全草可入藥，主治痢
疾、瘡瘍、熱腫等症，是咱老百姓隨時隨
地都能採到的中草藥。馬齒莧富含維生素
和鈣、鐵、硒等礦物質和營養元素，常食
用能增強免疫力，民間親切的把馬齒莧叫
做「長壽菜」。馬齒莧可鮮食，取馬齒莧
鮮嫩莖葉，洗淨後炒食，或做成湯，或焯
水後涼拌、熗鍋皆可，脆嫩微酸，鮮美可
口。也可干食，取適量干品馬齒莧，與適
量干豆角、茄子干、五花肉，一起烹製成
紅燒肉，香味濃郁。或用來調餡，做成包
子、餃子、餛飩、糕點等佳餚，一樣的美
味。

馬齒莧是那樣默默無聞，無論是在太
陽下暴曬，還是在風雨中飄搖，都能保持
昂揚，心裡永遠充滿樂觀和希冀。當需要
付出的時候，隨時奉獻所有，一個人想著
別人比想自己多一些，那她的心中一定充
滿了快樂。

這就是馬齒莧，我們身邊極不起眼的
「小精靈」。它看起來如此渺小柔軟，柔
軟的枝，柔軟的葉，柔軟的心。在她平凡
的生命裡，正因柔軟而有力量，因柔軟而
永恆。

悠悠寸草心，青青馬齒莧。

盛夏讀書記
辛宇恆

老屋深處有間偏房，祖母嫌其髒亂，怕惹病氣，平日鎖
著，成了我們小孩子的「禁地」。偏是那屋裡的舊書櫃，像藏
著什麼寶貝，總勾著我的魂兒，忍不住要溜進去探個究竟。

門軸吱呀一響，一股陳年的味道便迎了出來。塵埃在斜射
的光柱裡浮游，不緊不慢。書櫃上的書，靜默著，彷彿站了許
多年。

多是些古舊的本子，紙頁黃脆，有《三希堂法帖》的拓本
墨影，也有講相馬、算卦的雜書，字裡行間透著一股子玄乎勁
兒。

伸手去抽，灰塵簌簌地落，像光陰抖落的碎屑。
書是舊的，帶著時間的份量。我小心地翻開，紙頁脆得

幾乎不敢碰。那些算卦的書，卦象圖讖，看得似懂非懂，卻也
覺出古人對著蒼茫世事的揣摩與敬畏。就在這蒙塵的「禁地」
裡，讀書的趣味反倒悄悄滋長起來，像一泓清泉，淌過心坎，
把外頭的煩囂都隔開了。

有時讀得入神，便生出些癡想：若是雨天在此，簷溜敲
窗，雨點濺在書頁上，洇開墨痕，大約連天在下雨也忘了；若
是在船上讀，船身輕晃，便成了翻書的節奏，水聲潺潺，更添
幾分意境。這屋子的雜亂，在旁人眼裡是千百樣不便，于我卻

成了一道秘徑，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鑰匙。
此間靜得很，有種自在的光景。每次翻動書頁，都攪起

一小片塵霧，我不以為意。只覺得那些書頁後頭，彷彿站著許
多舊人，等著被喚醒。後來，我索性一摞摞將書搬出屋外，攤
在夏日的驕陽下曝曬。陽光給書頁鍍了層薄金，灰塵在光裡跳
舞，亮晶晶的，倒像是歲月自個兒在發光。

夏日溽暑難當，躲進這塵封的屋子，反得一片清涼。窗外
蟬鳴聒噪，屋裡卻靜。遇著落雨，便蜷在角落，聽雨點敲打窗
欞，沙沙的，正好伴著翻書的聲響。陽光從窗隙擠進來，落在
書頁上，映出一小片亮斑，引著字句前行。

讀書自然不是總那麼愜意。灰塵嗆人，蛛網偶掛，舊紙的
氣味也濃。可這些小小的「磨礪」，反讓這讀書的滋味更足。
每翻開一本，都像推開一扇未知的門，與古人對坐，聽他們絮
語，悲喜憂樂，智慧愚鈍，都浸在紙墨裡了。

這個夏天，在這舊屋消磨，漸漸明白：讀書的樂子，原不
在于屋子多麼亮堂潔淨，而在心底那份靜氣，和對紙上乾坤的
那點癡念。

一間塵封的偏房，因著這些書，便有了生氣；一堆舊書，
因著有人來讀，字句便又活泛起來。我願守著這片蔭涼，讓書
香伴著蟬鳴，慢慢滲進骨子裡去。

書裡乾坤大，讀時須帶點自己的思量。若只囫圇吞下，怕
要做了書的奴僕，或是走馬觀花，終究所得無幾。夏日在老屋
讀書，字字句句，嚼出些滋味，也照見些前路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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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風物（組章）

王心潔，旅遊從業者。曾用筆名：默
然。汕尾市散文詩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2021年出版散文詩集《緘默時光》。

壯帝居

深山，老寺。宋朝末代皇帝在此住過。
皇朝節節失守，逃到深山，竟也山搖地

撼，丞相宴翁草鞋沾水，寫下壯帝居三字，
震住山搖地動，守護八歲的皇帝岩石下一宿
安寧。所有的落難，所有的驚惶封印在石板
古道，星斗間朝代更迭再更迭。古道年年葉
葉斑斕，有風，有生命初見之光。     

銀龍灣

登上那塊最高的石頭。愛人，我要讓你
看見，在純藍的海水邊，那銀色的龍，靜靜
蜿蜒。

銀龍隱進了海水深處，海浪翻滾著無邊
無際的我的失望與海的詭異，應約而來。有
些疼痛，總不能放逐。

兩個人的沙灘，你背著我， 連同悲歡赤
足走出一個人的腳印。

我為何還要惦念？
春天裡那場凋敗，一朵花的芬芳，走了

多遠。

大湖，大湖
   　　　　　　　　　　　　　　　　

　　大湖其實想忘卻，我是如何穿過花徑，

青樹翠蔓，在某年某月
與你相遇。大湖更想忘卻，那滴露珠，

昨夜如何奮力爬上草尖，今晨憑著太陽，閃
耀著不屬於自己的光。

大湖有水，能帶走它。如同時光，能帶
走野菊花的芬芳，

連躲藏在籬笆深處的一朵朵細微的春
天，一併帶走。

大湖想將一切忘卻。它想無恨無愛，
安靜地悠然世外。我不經意的發現，為時已
晚。這是一種注定的相遇。

喧囂之外的大湖。渡口暮色蒼茫，濕地
白鷺翩飛，宿鳥翔集，清風下落不明。

大湖的山野風骨，雲低低清心怡神，水
澹澹濯塵蕩垢。 

今夜水湄無夢，月光穿越漿聲，將半生
漂泊的身影撫慰，寵辱偕忘。

大湖，大湖
山連著山，風雲激盪且煙色四攏。
空迎著空，清風朗月含終生悲歡。
水接著水，深淺靜美亦滄海桑田。

大安石寨

石寨大門開闔，一千四百年滄桑，撞入
眼簾。

那一刻，我聽見蒼老的城，沉默地訴說
著，和我一樣的起承轉合，因緣聚散。

唐朝武德三年的河流，被月光養育。城
中走出的文人逸士，白衣卿相，他們在彼岸
的異鄉，抬眼望鄉愁如煙舒捲。月色暈染庭
前，花開花落 ，他們回家的路，被青苔覆
蓋，被草木阻擋。他們是石寨的血液，一代
代一茬茬日夜流淌。他們牽扯的生命終將脫
竅而去，從空中來，再回到空中去，溫潤的
深情的老寨留置世間。

石寨蒼蒼老去，老得泰然自若，老得胸
腔裡只剩下空蕩。土牆灰瓦，石門青磚，目

睹了多少生命在功名利䘵中兵荒馬亂，潛藏
了多少的活色生香，竟也無人知曉。

清風穿過斷壁殘垣，老寨與時光僵持，
軒窗裡，不再有春顏梳妝，殘燈無光照青
苔，亂蓬深處江湖遠。那些離開故里的人，
山長水遠，月下竟無夢相托。

哪一劫，曾居住于此寨？
輕輕推開一扇門，煙火俗世的熱烈和清

歡恍若隔世，都消散了。

埔隴宮聽錯
                                

錯就錯了。埔隴宮在口口相傳中，成就
一段會心的錯。

小小宮殿靜靜佇立，承載著芸芸眾生無
邊無際的願。

拈心香一柱，只許一個凡塵俗世間最普
通的願，願來生，別再錯過。

      

宋溪泅渡

日暮時，吃了雲影天光的宋溪水，讓無
鄉可歸的人，恍惚間與鄉合體，動容于這一
切盛美大片大片呈現，即將落盡，並消失于
虛空中。

老橋有八孔，孔孔皆空。
古渡口遺落的那年，十二月的蘆葦，曳

著染塵的色身，飄落在日夜流淌的宋溪上，
關于生命終極之境，不著一字盡然陳述。

夜上飛瓦寺
                                 
片片傳說中飛來的瓦，于千嶂靈岫間，

終疊砌成寺，雲斂冷月梵樓，竹葉鳴亮山間
歲月。蓮花山之巔，陽光穿雲出，雲海破月
來。

半夜裡，煙雨若有無，在手電筒的光柱

中無所遁跡。山路濕滑崎嶇，攔不住已經起
飛的夢想，腳步誠惶誠恐，向著幽幽黑森林
野路探索攀爬，疲憊與汗水在臉上狼籍。

煙雨消散，追雲的旅人，染一身空濛月
色。

 
你是清晨裡出現的那束嵐光，端坐在雲

中央。
長風四攏，遠闊的雲海在山巔生起，漂

移的白蓮次第盛放。
在蓮花巔峰之上，在雲海之間，在最貼

近你的地方，攬雲入懷，
為你起舞，再起舞，我攜裹世間萬事

萬物和浩蕩山河起舞，那是我一個人在世間
的驕傲遊蕩，每一寸震顫都在問你，可願與
我，共舞一生的憂傷？

你一直端坐茫茫雲海之上，緘默清朗。

掃帚尾
                                         
此地有石，狀如掃帚，想是天庭仙人駕

馭著它，看到大地震動，飛沙走石，便將掃
帚擱置在這裡，定住了滾滾下落的岩石，永
遠守護著這片海域。

每三滴水，匯成海。斑駁的石牆靜靜與
大海對視。風來來往往，遁身在這裡，偶爾
嗚咽，如憂傷蔓延。

大山裡走出的女娃，追隨著故鄉石拱橋
下，那彎彎小河的去向，不得而知。那熟悉
的清凜與清澈，只屬於心靈深處的故鄉。

此生，走走尋尋。在他鄉里覓故鄉，回
到故鄉，仍然尋找著故鄉。

智者說，時間、空間是不存在的。那
走失在時間裡的自己，為何回不去？心外尋
心，終不可得。

抽身而去，讀這天地詩章，從起伏，奮
進，退卻，不甘，妥協，是昂揚與激越，是
洶湧與平靜，是芸芸眾生的跌跌撞撞。它洞
察了世間一切的答案，卻不動聲色。

琴音浸過潮水，為海鳴響。抬眼望浮雲
蕩漾明滅，遠方，是藍與藍將海和天開合，
終結的悲傷與起始的快樂融為一體。

掃帚尾四下無人，我們的生，與海風一
樣輕。不問善，不問惡，不需要愛，更不需
要恨，我們漸漸離塵遠，離心近。


